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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从价格到设备都进行了“中国式改良”
吸引“80后”“90后”入行

年轻一代助浴师“出师”
守护老年人尊严

行行 动动 不不 便便 、、疾疾 病病 缠缠 身身 、、交交 流流 障障
碍碍…………耄耄耋耋之之年年，，在在年年轻轻人人眼眼中中再再日日常常
不不过过的的洗洗澡澡，，对对这这些些老老人人来来说说却却““难难于于
上上青青天天””，，很很多多失失能能老老人人的的洗洗澡澡频频次次更更
是是以以年年为为单单位位来来计计算算。。与与此此同同时时，，面面对对
子子女女的的照照料料，，隐隐私私又又常常常常成成为为他他们们憋憋红红
了了脸脸也也““讲讲不不出出口口””的的难难题题。。在在这这一一背背
景景下下，，助助浴浴服服务务应应运运而而生生。。相相较较于于传传统统
的的家家政政护护理理，，助助浴浴师师群群体体中中还还有有不不少少年年
轻轻面面孔孔。。在在他他们们看看来来，，不不只只是是帮帮助助老老人人
洗洗澡澡，，更更重重要要的的是是守守住住他他们们的的尊尊严严。。

浴巾下的“盲脱”
被子里的“盲穿”

一个火热的夏日午后，晏
杨俊祺团队一行3人来到一
处单元楼门下。只见他肩背
一只大医疗箱，另一只手拖着
鼓鼓囊囊的一筐器材，侧着
身，小心翼翼地前行。

这一次，他们要给一位因
脑梗而瘫痪在床两年的婆婆
上门洗澡。

进门，第一步，为婆婆测
量血压、血糖和体温等，向家
属问询过往病史，这是浴前身
体检查以及继远程病情登记
后的二次评估。

为防止洗浴过程中误碰
婆婆的鼻饲管，他们先用医用
胶布将鼻饲管轻轻贴在了婆
婆的脸上。随后，三人分工协
作，一边用恒温浴桶从热水器
接水、调试水温，一边把充气
浴床铺在床上。

如果说年轻人淋浴追求
的是一种水流自头顶浇下的
畅快淋漓，老年人的洗浴则只
求谨慎、温和。尚未充气的浴
床扁扁的，代替大幅度抬动，
只需通过平缓的侧移，就能让
婆婆躺到浴床中间的凹槽处。

准备工作就绪，充分顾及
到老年人的隐私，他们用一条
一次性大浴巾将婆婆的身体
盖住，接下来的脱衣和洗浴也
都是在这条大浴巾之下进行。

“如果水温烫了，就眨眨
眼。”由于婆婆不能说话回应，
晏杨俊祺只能仔细留意,婆婆
的面部表情。

精细到发丝和耳朵内，再
到手指、脚趾，婆婆身体的每
一处都被细心地“照顾”到。

他们时而握住莲蓬头将
水慢慢淋向婆婆的全身，时而
把手“盲”伸到浴巾下，用一次
性搓澡巾轻轻揉搓。

洗浴结束，浴床排水孔打
开，婆婆身上的湿毛巾被撤
掉，一条干浴巾“无缝衔接”地
盖了上来。

擦拭干净的婆婆被抱回
床上，和浴巾下的“盲脱”一
样，被子里的“盲穿”同样是个
技术活。

“我们服务的老人一般都
是穿着尿不湿的，熟能生巧，
只需在被子里帮他们把尿不
湿和上衣穿好就行。”晏杨俊
祺说。

最后一步，为婆婆再测一
次生命体征，做浴后检查，待
婆婆状态平稳，一场助浴就算
完美结束了。

像这样的上门助浴服务，
晏杨俊祺一般每天可以完成
两到三单，每位老人的服务时
长均在1小时左右。

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成为助浴师？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
这一新兴职业群体中出现了
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他们的
加入既是机缘巧合，也是命中
注定。

周娜是名“80后”，也是
四川乐家介护公司的负责人。
一年前，她的母亲不幸查出脑
癌，直到离世，老人都没能洗
上一次热水澡。周娜承认，跳
出传统文化行业投身助浴行
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想弥补
对母亲的遗憾。

“当时医院最好的洗浴服
务是洗帕水澡，说白了，就是
帕子上的水没有拧得特别干，
然后把老人全身擦一下，但即
便如此，费用也不便宜。”看护
母亲的那段时间，周娜注意
到，和母亲境况相似的老人很
多，洗澡是个普遍难题。

2021年7月，周娜接触到
助浴项目，从引进器材到专业
教材制定再到学员考试结业，
经过大半年时间，助浴项目完
成市场落地。

目前，公司有六七十位助
浴师，“80后”占少部分，大部
分是“90后”，“就连我们服务
过的家庭也感到诧异，为什么
现在这么多小孩愿意去做这
个养老产业。”

据周娜观察，现在的“90
后”都很会分析养老市场，“现
在专业护理人员的缺口很大，
在如此大的市场空白当中，必
须有千军万马进入到这个行
业，很多年轻人都看到了这个
趋势。”

“我只是告诉你有这个项
目，但我又没让你去做。”3个

月前，得知晏杨俊祺辞掉原来
的工作，转行做了助浴师，母
亲有些吃惊。

晏杨俊祺今年28岁，大
学毕业后，一直从事着新媒体
相关工作。2020年，在与母
亲的一次聊天中，他偶然得知
日本有助浴项目，“当时我是
持怀疑的态度，觉得在国内肯
定行不通，中国的老年人应该
不太能接受让陌生人帮忙洗
澡。”直到两年后，他浏览短视
频平台发现，家乡成都竟真的
出现了助浴服务。

“我从小是跟着外公外婆
长大的，现在他们年龄大了，
我待在他们身边的时间却变
少了，我觉得做助浴师帮助老
年人是一件回馈社会的好事，
未来，甚至在我们老了之后，
这个行业还会服务我们自
己。”

起初，晏杨俊祺只是打算
用新媒体知识来为助浴项目
做推广，从未想过自己会真正

“上手”，是后来观摩员工培训
才激发了他的兴趣。

不同于晏杨俊祺的“半道
出家”，1992年出生的朱茜是
学医学护理学出身的，基于对
此前在医院和体检中心工作
的观察和体会，她意识到，居
家养老是一大趋势。

“通过助浴行业，我希望
把院内护理的相关东西带入
老年人家中。我家也是标准
的老龄化家庭，做助浴师也是
为自己造福。”朱茜说，平时她
也会经常帮自己的外婆、外
公，还有外曾祖母洗澡。

一次不到200元 中国改良式助浴拼专业

在周娜看来，上门助浴虽
然是起源于日本的一项助老
服务，引入国内却并非完全
效仿。

公众文化认知和基本国
情的差异要求中国的助浴必
须做出适当改良。

现在，乐家介护有两套洗
浴设备，一款是日本进口的洗
浴床，一款则是他们自主研发
的中式充气洗浴床。

“用特别昂贵的器材做服
务，很多老年人在经济上面无
法承受。而中式洗澡设备，洗
1次不到200元，每个家庭都
能承受。此外，用充气床可以
避免抬动对老人造成的二次
伤害。这个优化在我看来非
常适合国内市场。”周娜说。

设备只是一方面，好的服

务关键在人。周娜介绍，公司
的助浴师都持有相应的护理
资格证，并且要经过一轮实操
培训才能上岗。

“我们的培训除了手法学
习，还涉及到基础急救知识和
消防知识。”朱茜告诉记者。

一次上门助浴一般最多
出动三名助浴师，大家各有
分工。一名助浴师负责“下指
令”，观察老人的生命体征和
情绪，包括一些微表情。一名
助浴师负责“陪聊天”，晏杨俊
祺解释，老人洗澡很容易睡
着，一旦无意识地造成鼻腔进
水会非常危险。因此，洗浴的
过程中会有人一直和老人聊
天，哪怕得不到回应，也要不
停讲话。

而让朱茜印象最深的是

那些患有老年痴呆的老人，他
们不愿接触水，还会向身边人
发脾气，服务这种老人，助浴
师往往需要“二次”上门。就
是在做助浴服务前，先上门跟
老人建立关系，降低老人不安
全感。“我们沟通时会扮演她
的朋友、邻居等。”

不仅仅是洗净身体
更是要维护他们的体面与尊严

“今年3月，我推着老妈去理发，先后
遭到3家理发店拒绝、嫌弃。”一次助浴结
束，老奶奶的女儿告诉晏杨俊祺，虽然最
终完成了理发，但她心里却憋着气，“为什
么失能老人就不能得到正常的服务？为
什么要遭到歧视？谁家没有老人呢？”

“我们今天如此美好的生活，都是上
一代人、上上一代人为我们创造的。”晏杨
俊祺有些颤抖地说，“可他们老了之后，甚
至连尊严都保不住。”

的确，日常生活中，老年人的尊严问
题常常被忽视。在助浴师眼中，他们需要
做的不仅仅是洗净老年人的身体，更是要
维护他们的体面与尊严。

老年人也会害羞吗？在与助浴师交
谈的过程中，这一话题似乎总会有意无意
地被牵扯出来。

与晏杨俊祺最初想象的“老年人不愿
让陌生人为自己洗澡”。然而恰恰相反，
碍于隐私问题，面对陌生人的帮助，他们
反而会觉得更自然。

周娜更是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她第一次上门服务，是孙女为92岁的爷爷
下了订单。

爷爷瘫痪在床上十几年，没有洗过一
次澡。由于屋子空间狭小，周娜全程跪在
床上为爷爷操作。

这一次，他们花了近两个小时才完成
助浴。

事后，旁观了全过程的爷爷的女儿主
动找周娜，说：“你们能不能也帮我洗一
个？”

原来，这位66岁的阿姨因长期伺候父
亲腰肌劳损，早已无法独立洗澡。“当听说
母亲也想接受一次助浴服务时，女儿明确
反对。”此时阿姨表示：“你们别管我女儿
了，我自己跟你们签协议。”

周娜说，像这样的案例，她后来遇到
过很多，“儿女总是用自己的思维替老人
做决定，她们不理解为什么要花钱让别人
帮忙洗澡。但其实，很多老人是不愿让儿
女帮忙洗澡的，一是出于心疼儿女每天工
作很累，不忍麻烦，更重要的是老人也爱
面子，儿女要常见面，他们会感到尴尬、害
羞……”

助浴结束后回家的路上，晏杨俊祺一
直在想，“我是一个90后，身边的朋友和家
人都在问：你这么年轻干什么不好？非要
干这个‘家政’？我想，我们都有老的一
天，干净而体面地老去就是对自己最大的
尊重。”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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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茜和服务过的老人
合影。

接到助浴订单，晏杨俊祺
整装出发。

朱茜帮老人清洁脚部。


